
最后三朵玫瑰
□ 文/肖 芳

4 年前 ，我下岗 了 。那段时间我
真是愁啊 ，孩子还小 ，老公收入也不
高，今 后的 日 子怎么过呢 ？

那天 天气很 冷 ，当 我们接 孩 子
回来时 ，发现两 人都没带钥 匙。“到
街上 先逛逛吧 ，先 把孩 子 送 到 姥姥
家。”老公提议 。的确 ，结婚 后 ，我们
好像就没有一 起逛过 街 。

街头满是喜 洋 洋的 装 饰 ，圣 诞
树、圣 诞老人 在热情地提醒 大家 ：圣
诞节 就要到 了 。我 俩却 垂头 丧 气地
漫步 在 街 头 。

楼梯 口 ，有个彩票销售点 。我们
期待 也能 中 个 大奖 。老 公和我不约
而同 地摸 了 一下 口 袋 ，一共才 68元
钱。老公看着我说 ，要不买 10元钱
的吧 。我说 ，先逛逛吧 ，回来再买也
不迟 。一路上 ，我们计划着如果 中 了
大奖该怎么分配。我说 ，给我妈 100
万，给你的哥哥们 100万 ，存银行 100
万，还有 100万捐 了 ，我们还是 只花
小钱好不好？他说好 ，还是拿 出 一笔
钱去买辆汽车吧 ，后来 ，我们把 儿 子
和我们的生 日 组合起来买 了 5注 ，结
果却连一个小奖都没有中。看着我傻
傻地站 着 后悔 ，老公连忙安慰我说 ，

有人比我们更需要钱嘛 。
正走 着 ，一 个卖 花的 男 孩

拦住了 去路：“先生 ，要不要给
你的 女 朋友买束 花？”我哈哈大
笑起 来 。老 公也 忍 俊 不禁 ，问
道：“你看她像我 女 朋 友吗？我
们都老夫 老妻 了 ！”后来我才 发
现，路上 拿 着攻瑰 的鲜有 30岁
以上的 ，清 一 色的 二十 上下 ，于
是不由 得感叹 ：世 界是他们的 ，
玫瑰也是他们的 ！

突然 ，我 灵 光一闪 ：何不批

些玫瑰 花来 卖 ？老公有些过意
不去 ，但我说：“如果我要选择
玫瑰与 面包 ，我宁可要面包！”
老公感动地给我来 了一个深情
的拥抱 。

说干就干 。我们用 剩余 的 钱批
了100枝玫瑰 ，别 人 卖十 几二十块
一枝 ，我们只 卖 8块钱 ，好卖的地方
都被别 人 占 了 ，我们 只 好一 人拿一
半沿 街叫 卖 。从傍晚到深夜 ，我嗓子
喊哑 了 ，才 卖掉 30来枝 。老 公比我
强一些 ，卖掉 50多枝 。他 说 ，剩下的
不如 5块钱一枝 处理掉算 了 。我们
又一起跑了 好几家 餐厅 、茶馆 ，好不

容易 卖得差不 多 了 ，这
时，有个小伙子气喘吁
吁地跑过来，要 买下 最

后的 3朵 ，并且说 20
块钱一枝也行 。我 高
兴坏了 ，正要把花
给他 ，却被老 公
拦住了 ，他对那
个小 伙 子 说 ：

“ 对 不 起 ，
这花 不 卖
了！”说完拉 着
我就走：“我请你吃
饺子 去。”

我一路埋怨老 公放
着现成的钱不赚 ，他忽然 停 下
脚步 ，拉起我的手说：“这几年 ，你
跟我在一起吃了不少苦 ，今天是平安
夜，就让我把这 3朵玫瑰送给你吧 ，
我希 望能用我的 双手让你快乐！”

捧起 那 3朵玫瑰，我

的泪 一 下 子 涌 上 眼
眶，有 了 这 3朵
花，这 辈子我
还怕 什 么
呢？

怀念婆母
□ 文/杜晓宏

又

是一年
秋风 起 ，
婆母坟头

的青草 想来 已 经枯
黄。她的 祭 日 快要到

了，隔着千山 万水 ，我不
能到她的坟头 为她洒一 滴

泪，为她焚一张纸 ，只能在异地
他乡 把她深深地想起 。

记得第一次进婆家门，婆母 七
十岁 ，耳聪 目 明 ，喜喜滋滋地拉着我

的手说 ：我娃回来了 。她没有问及我的
家世 ，也没有问及我的职业 ，似 乎我 正

是她 日 夜牵挂 的 女 儿 ，终 于被 她盼 回 来
了。她捏了我的衣脚 ，她甚至还掀起我的 裤

脚，见毛裤是灰 色的 ，忙大声说：“不行不行 ，
你在外面 ，该穿红 色毛裤才 吉利。”我忍不住
红脸笑 了 。我给丈夫钉扣子 ，婆母坐在我 对 面
的矮凳上 ，静静地看着 ，见我迟迟钉不完 ，她

笑着说：“我娃是个学生 ，不会用针 。妈老了 ，帮不
上你了 ，以后要学 会做针线。”

婆母真的是老了 ，再次见她 ，头发几乎全 白
了，皱纹爬满 了她枯瘦的脸 。但她并非不中 用 ，我
同丈夫在外奔忙 ，婆母同 兄嫂 一起过 ，她虽不操
持家 务 ，却是个守门神 ，没她的 允许 ，别人休想拿
走家 里一件东西。她视力 也不如以前 ，但把她的
孙子盯得很准 ，哪个孙子不按时吃饭 ，她都要使

着劲召唤 ；谁淘气 ，不认真写字 ，她知道都大
声斥责 。她不止 一次对我说：“你嫂子把孩子
骄惯得不成样子。”这话至今仍时时提醒我 ，

管教好女儿
有年春节我同丈夫回不了家 ，给 邻

居打电话 ，让她告知婆母 。没料到婆
母以为我有身孕行动不便 ，腊月

二十九 ，硬是步行到四里

外的 小 镇 上 为
我小 孩 购 买 衣

物。那时 婆母 已 患肺气肿 ，
听人 说 ：老婆可怜地走一阵 ，
歇一阵 ，来回花了整整一天
时间 。那是婆母近十 多 年来唯一一次
赶集 。我知道后感动得泪流满面 。后来 ，当
我同 丈夫真的把在外地出生的十个 月 大的女
儿抱到婆母面前时 ，她喜 出望外。她显然抱不动
小孙女 ，我把女儿放在婆母的炕头上 ，婆母把女
儿的小脸亲了 又亲 。

婆母命苦 ，一辈子没享过福 ，我们在咸阳买了
房子后那年冬天 ，丈夫急忙回老家接婆母 ，劝说了
三天 ，她怎么都不肯来 ，她说怕冷 ，可怜的婆母在土
炕睡了几十年 ，她没进过城 ，没经见过暖气 ，她不相
信城市里 （没有火炕 ）床上冬天会不冷。

去年 中秋前夕 ，我带女儿回老家 。婆母精神

还好 ，她在帮兄嫂剥玉米棒子 ，见到我女儿笑得
满脸皱纹乱颤。女 儿已经会走路 。女儿跌跌撞撞
在前面 走 ，婆母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追 ，追上
了，就去亲女儿 。现如今提起婆母 ，女儿就说：“我
婆可喜欢我啦 ，她还亲我呢！”那 已成为女儿心中
永恒的甜蜜的记忆 。

去年 冬天 ，老家来电话说婆母病重。我和丈
夫抱女 儿急忙赶回去。婆母躺在炕头上 ，呼吸已
经非常费力 ，双 目 紧 闭 ，在丈夫连连的呼唤中 ，她
浮肿的眼睛才睁开一条缝 ，看见我们三人 ，她小
声说：“回来了就好。”五天后 ，婆母溘然长逝 。

葬罢婆母 ，丈夫从婆母的旧衣服中掏出婆
母柜中 的钥匙 ，打开了 尘封的衣柜 ，里
面分块整齐地放着新的 旧 的
布，有一把生锈的

剪

刀，有
用线 串 起
来的 顶 针 和
扣子 ，还有一叠 七
十年 代的报纸 、一本
厚厚的发黄的书 ，翻开里
面是婆母年轻时剪好的和没
有剪好的窗花 ，四个绣花枕头
还有几个缝制的布钱包 ，里面装的都
是过期的钱币 。有个远方的婶子说 ，婆
母曾说过 ，那柜子东西都是送给我的 。那婶
子还说 ，婆母曾对她说过 ，她没有帮我这个小媳
妇，没送给过我贵重的东西。其实 ，婆母她想错了
她把神圣的母爱给了我难道还不贵重吗？

现如今我女儿 已近三岁 ，她问我为什
么她婆死了就要把她埋了 。我说人死
了埋了才能变成天上的星星 ，女
儿说：“我婆就是天上最亮的
那一颗星！”愿婆母的在
天之 灵 能听到她
小孙女的心
声！

探讨婚姻
□ 文/宋秀兰

婚姻 ，本是神圣爱情的结晶 ，是对爱
情的延伸 、生活的丰满 、事业的加油 ，若

成了 爱情的坟墓 、吵架的同义词 、事
业的休 止符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但事实是，不是由于客观条件
原因 ，自 身勇气原因而是

由于观念的原因而维
系着的仍不少 ，这

就很 值 得 探
讨了 。

我认

为，婚姻是在一定条件下男女双方高度
吸引的产物 ，是 一个动态的概念。诗人画
笔下的爱情如何至纯至美 ，电影电视镜
头中的一 见钟情如何经久不衰 ，毕竟是
艺术化的东西。也正由 于现实生活很难
达到上述境界 ，才有艺术存在的必要 ，美
好的东西毕竟是令人神往的。事实上 ，一
见钟情也 是一种
条件 ，且是一种相
当苛刻的条件。因
为一 见不仅可 以
见其外表 ，也可见
其气质。既然婚姻
是男女双方感情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感情不能再向前发展了或出现了
逆向发展 ，婚姻就该解体 ，婚姻的

双方都不必介意或难过 ，世
人也不必介意或不解 ，否

则就对不起这神圣的
婚姻 。

我还 认
为，婚姻应

引进竞

争机制，“第三者”和 “陈世美”也不应一律
给予谴责。正是由 于 “第三者”的出现 ，才
使进入婚姻围城的人仍有紧迫感 ，从而不
断提高 自 身素质和修养 ；正是由于 “陈世
美”的出现 ，才使处在婚姻围城中的另一
方，必须不断更新自 己修正自 己 ，使自 己
每天都是新的 ，每天都有新的魅力。一方

完全依附于另一方或
在事业上作单向的牺
牲，婚姻的悲剧是难
免的 ，也是畸形的 。

结婚证不应 是
死亡 婚姻的护身符。

观念的改变应首先从自 身做起 ，尤
其是应该从 已 觉婚姻死亡的 当 事人做
起，勇敢地面对离婚和主动向对方提出
离婚 ，一时的内疚或痛苦是为了避免永
久的内疚或痛苦 。作为离婚的旁观者 ，也
应多一些宽容 、多一些理解。这样 ，世俗
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单薄和渺小了 。在某
种意义上讲 ，在婚姻上的认真程度 ，可
以看出其对事业 、人生的态度 。

值得 申 明 的是 ：上述所言婚姻的
条件论 ，不是唯条件论 ，唯条件论的婚
姻不是爱情的产物 ；上述所言婚姻的
动态论并不是提倡见异就思迁 ，而是

不要 结婚后 不 发 展 爱 情和认为爱
情一成不变才合理；上述所言

婚姻 的 竞 争性 ，并不是提
倡一味竞争 ，而是给 竞

争者 以 生 存 的 土
壤，给婚姻的成

长永 远 有 激
励的 外

力。

距
离

□
文
/
今
又

我自 始至终搞不清女 儿到
麦当 劳 是为了吃 ，还是为了玩 。
现在离 座而去 的 小家伙 又让我
产生出这个疑问 。

她奔 向 那 个 不 大 的 游 乐
园，身 后 的桌子上是吃了 一 口
的汉堡 包 。游乐 园 里 已 经有 很
多小 孩子 了 。许 多家 长像我一
样，脖子转向 那 个热闹的地方 ，
眼睛里是无奈和爱意掺杂的 情
绪。尽管麦 当 劳里 人声
嘈杂 ，可很少看到有大
人在聊天 。这里似乎才
真正是孩子的天下。女
儿像重新 回 到 水 里 的
泥鳅，一 会儿从滑梯 上
溜下来 ，一会儿又在秋
千上荡 了一下。格格的
笑声像是她不经意掀起的美丽涟
漪。游乐园里的孩子很 多 ，但都挺
有秩序 。孩子们有他们 自 己的规
则，他们在尽兴热闹 中 谦让着 。

男孩虽然不愿意 ，但还是回
到桌子前。他妈妈用手抚平了他
翘起来的头发 ，小声催促他吃东
西。男孩一边极不情愿地吃着 ，一
边和游乐园的小伙伴打着招呼 。
我也叫回了 女儿 ，她兴奋得就像
个汗流浃背的拳手 ，在比赛间隙 ，
我得给她补充点水分和营养 。

女儿 回 来时路过 男 孩 的桌
子，她和男孩亲 切地打招 ，像十
分熟悉的老朋友。一会儿女儿便

拿着 她的 东 西来 到 男 孩桌
子边 。男孩抬头看看身边的
妈妈 ，女人没有什么表示 ，
只是向我投来了 奇怪的
一瞥 ，我说不清那是奇怪
还是抱怨 。我也开始觉着
女儿 的 举 动 有 点 莽 撞
了。没被阻拦的 男 孩像
得到 了令箭 ，急匆匆地
给他的小伙伴挪地方 。

两个小脑袋靠到一
起唧唧喳喳 ，像两
只无 忧 无 虑 的 小
鸡。女人在他们的
热闹中 显得有些无
所适从。女儿很快
发现了这点 ，打起
了我的主意 。
女儿把我拽到他们

的桌边 。我没想到女儿
会打 出 这手牌 ，女人 也
没想到 ，桌子上 的气氛
一刹那像挨着的 座位那
样局促 了 。

两个 小家 伙 现在正
沉浸在急 切的争论 中 。
女人 像我一样 ，也感到
了被 他 们 的 世 界 所 排
斥，她想说点什么 ，终究
没有说 。她的沉默像无
形的墙 ，阻挡了 我打声
招呼的 欲望 ，便低下头
来喝咖啡 。

时间真 漫 长啊 。两
个小家伙 可 不

这么 想 ，他们 已 经 结成了友
谊，开始恋恋不舍了 。女儿和
男孩拉着手互相告别 ，男孩妈
妈在容忍了 一会 儿后 ，看我一
眼，一把把 男 孩扯走 了 。男孩
在穿马路离开 ，他身边是来来
往往的车辆。他一边躲闪 ，一
边向女 儿挥手：“再见。”他大
喊。“再见。”女儿在我身边小
声嘀咕着 。这个小 丫 头没见过 多
少分离 ，现在快要哭了 。

女人 和 男 孩 很 快被 车 流模
糊了 。女 儿 向 那个方 向 张望了 一会
儿后 抬起头 ，她一 本 正 经地问 我 ：
“ 爸爸 ，你怎么不和阿姨告别呢？”

男人难做
□ 文 /海潮

男人难做 ，男人的穿戴只能
标准化 。不少人 认 为 ，女人 穿 男
装显得潇 洒而富 有 青春 活 力 ，
而男 人一 沾 女装 ，不是说你不
男不 女 的 妖 里妖气 ，就是指着
你的 脊骨说：“性变态！”性质
够恶 毒的 。

女人受了委屈 ，可以一哭为
快，哭成 “泪人 儿”，而男人敢流
泪，就准是脓包软蛋 。所以 ，男人
即使受了再大的委屈 ，也只能打
掉门牙往肚子 里咽 。

年轻人 在相恋 中 ，男 女就
更不 平 等 了 ，男 人执着追求所

爱的姑娘 ，被称 为 “死皮
赖脸缠 着 人 家 ”；如

果女 人 执 意 恋 着
所爱 的 男 人
则被 赞 为

“ 这 女 人
一往 情

深痴
心不

改……”
男人 不 准

多说话 ，否 则便被
称为 “婆 婆妈妈 ”或
“ 堂 客 的 嘴 巴”。

男人 温 柔 、细
致些 ，被叽 为 “像个
女人”。女人 倒 一天
比一天 “雄性化 ”起
来，敢按时收缴 男
人的 月 收 入 ，敢敞
开房 门 当 着 邻居训
斥男 人 ，敢将连 汤
带水 的 碗碟摔得炸
响……被 激 怒 的 男
人若 甩 女 人 一 耳
光，推 了 女 人 一 个
趔趄 ，女 人 便 会打

道回 娘家 。要女人 回 家 ，非教
男人赔礼道歉 、写 “保证书 ”不
可。

男人有钱 ，做妻子 的 会 以
“ 男 人有钱会 变坏 ”为理 由 ，将
他的 钱 囊 劫 洗 得一干二 净 ；
男人 无钱 ，妻子便会 以 “妻子
养，夫之过 ”的 古理 ，将 男
人训 得 八 辈 子 也 休 想
抬头 。

男人 在家 给老 婆做
饭、洗衣 、倒 洗脚 水 ，女
人会给他们戴上 “没 出
息”、“窝 囊废 ”的头衔 ；
男人 在 外 挥 汗 如 雨 干
事业 、求功名 ，女人又
会骂他们不温柔 、不体
贴，把家 当 旅馆 。

最可怜 的 是夹在妈
妈和 妻 子 之 间 的 男
人。帮 了 妈妈，妻子会
一星期不给你好脸色 ；帮了
妻子 ，妈妈 会骂你娶 了 媳妇

忘了 娘 。只 好 来 个 和 稀
泥，双方不得罪 。结果 男

人落得个 “老 鼠

钻风箱 ，两头受气”，最终成了
“ 猪 八 戒 照 镜 子 ，里 外 不 是
人”。

女人瘦 高 叫 做 “高挑”，男
人瘦 高 则 叫 做 “电 线杆”；女人
矮小 叫 做 “小巧玲珑”，男 人矮
小则 叫 做 “三 等 残 废”；女 人肥
胖叫 做 “丰满”，男 人 肥胖则 叫
做“臃 肿”……这怎么 不叫 男
人们叹气 。

女人 不 喜 欢 丈 夫 的眼睛追
踪街上其他漂亮的女人 ，但却喜
欢街 上 所有 男 人 的 眼 睛 都注视
自己 。若 哪天忙 昏 了 头表错 了
情，老婆会骂你 “色 鬼”、“花心”，
其他女人 说不定 会把你归入 “气

管炎 ”那一类 。
总之 ，男 人 难做 ，因

为他 要 面 对 来 自
社会 、家庭
工作 三

方面 的 压
力。

男女有别
口文/张崇明

男人
追求女 人 ，如 隔着

一座 山——难 ；女 人 追求
男人 ，像隔着一层纸——易 。
男人 考 验 女 人 的 方 法是 远

走高 飞 ；女 人 考验 男 人 的 方式是约
会迟 到 。

男人 酒 后话 多 ；女 人 婚后话 多 。
男人 不修边幅 ，人 们 会 说 ：他的 老婆真

够呛 ！女 人 仪 容 不整 ，人 们 会 说 ：他 的 丈 夫
真倒 霉 ！

男人 成功的 背后 ，总 有 一 个 坚强 的女人；女
人成功的背后 ，常是 一 个伤她心的 男 人 。

男人矮 几分被视为 “发 育 不
全”；女人身材矮小称“小巧玲珑”。

男人邀 请女 人 ，须 由 男 人买
单；女人邀请男人 ，还须男 人破费 。

男人痛苦时无话可说 ；女人
愤怒时啥话都说 。

男人恋 爱 时最常 说 的话是 ：
我爱你 ，真的 ；女人婚后最常问的话是 ：你还爱
我吗？说实话 ！

男人 喜 欢 和 漂 亮 的 女 人 交 朋 友；女人 喜

欢找听话的 男 人 做老 公 。
男人 苦 闷请一帮 男 人 喝酒；女人 心烦

找一 个 女 人 聊天
男人 头疼可能 是 由 于一个他不敢

爱的女 人 ；女 人 心痛 一定是 因 为一
个变 了 心 的 男 人 。

男人 的 哭泣 会令女人鄙
视；女 人 的 眼 泪 能博得

男人的 同情 。
男

人不拘小节

显得有 风度 ；女 人不
拘小节 显得没修养 。

男人 节约 别 人 说 小气 ；女
人节俭别 人称赞会持家 。

男人 在绝境 中 想 ：我要 活下去 ；
女人 在绝境 中 想 ：我可怎么活 。

男人 饮 酒的理 由 是 “最近特别 累 ”；女
人醉 酒 的原 因 是 “最近 比较烦”。

男人 如果 爱 上女人 ，经常找不着 北 ；女人
如果 爱上 男 人 ，常常把 男 人 弄得找不到 北 。

男人 对女人 往 往会 朝 秦 暮楚 ；女人 对 男 人
往往会朝 思 暮想。

男人 的拿手好戏是撒谎 ；女
人的看家 本领是撒娇 。

男人走投无路 的 时候 ，一个
女人 会 和 他 离婚 ；女 人 走 投 走
路的时候 ，会和一个 男 人结婚 。

男人 喜 欢女 人说 ：“我属 于
你”；女人 喜 欢 男 人 说 ：“我爱

你”。
男人喜欢把女人捧上天 ，所以拥抱时双手揽

着情人 的腰肢 ；女人喜欢把 男 人 留 在身边 ，所
以拥抱时 ，双手是吊 着情人的脖子 。

男人在 危机面 前赴汤 蹈 火 天经地 义
女人 知难而退无可厚非 。

男人 的 身 体贵在 身 份 ，他 的 身 份
要呈直线 上升 ；女 人 的 身 体贵在 身
段，她的 身段要 呈 曲 线起伏 。

男人 珍惜健康 ，照 镜子
看气色 ；女人珍惜年轻 ，
照镜子是看姿
色。

戒
妻
购
物
瘾 □ 文/李根

阴差

阳错 ，这辈子讨了
个有购物瘾的娘子 。

结婚 以 前 ，见到一件时装 ，她便拽我
的手：“亲 爱 的 ，买下来 吧！”我怕她说我
小气 ，一作豪迈状 ，钞票 易 主了 ；看 见一
个挎包 ，她又拉我的 手：“亲 爱 的 ，我喜欢
这个！”怕她说我不爱她的 气话 ，心一横 ，
钱包又 瘦 了 许 多 。满心指望他 日 同 床共
枕再悉心调教 ，岂料结婚 以 后 ，她仍是本
性难移 ，只要兜里有钱 ，她购起物品便无
所顾忌 。屋里 的 东西倒是 日 众一 日 ，可好
几次弄得家 里 “青黄不接”。说她 ，她就一
副窦娥冤的模样 ，我 只 好草草收兵 。

下定 决心要把妻 导 入 正轨 。我满脸
庄重地对妻说：“我们 虽 然成 了 家 却不像
家。租着 别 人的 房子 ，遇 见你的姐妹 ，问
住哪儿 ，如果我说是铺天盖地 ，那你 多 没
面子。”妻子若 有所悟 ，点点头说 ：“是得
买套房子！”我趁热打铁：“对 ，我们买套
房子 ，可是得紧 巴 紧 凑地过 日 子 ，存钱哟！”
妻轻松地说 ：“那 自 然啦！”我欣喜 若狂 。

哪知 妻 本 性
不移。这

不，门 “哐”一声打开 ，妻子气喘吁吁地大呼小
叫：“快来帮个手 ，累 死我啦 ！看给你买了什么 ？
健身减肥器 ！才 900多。”天啊 ！

“ 你知 道房 子 离我们 还 有 多 远？”“不 知
道！”我又好气又好 笑 ，拿 出 存折。“你加加
看，现在快一年 了 ，才 只够 几堵墙！”妻子挺

吃惊：“是吗？”我不理她：“如果你不买可有
可无 不 急 需 的 东 西 ，就 可 再 买 几道门

了。”妻子 又一下委屈起来 ：“我又不是
为我一个人买 东西呀！”“添置东西
是不错 ，过 日 子需要细水长 流 ，花钱

应有 计 划 呀 ！”妻 子 一 脸 内 疚
“ 那你看怎么办？”

“ 一 、牡丹卡交给我管 ；
二、你管一个 月 财务。”妻子
想了 半天 ，才点了 头 。

抓住卡 ，就像釜底抽薪 ，
妻要买东西不合情理的开支
被我坚决卡住 ，一 月 满后合
计，仅此一项节约 300元 。

妻子婚前是娇娇女 ，对
理财 是个 马 大 哈 。被 逼 当
“ 掌柜”以后 ，她 月 初 ，和我
一起理了个清单 ，把这 月 的
水、电 、气 、油 、菜统统作了

计划安排 ，把每项开 支都记到
帐上 。从此 ，我宁愿 当 “扁担 ”出
力搬东西 ，绝不经手一分钱 。月

底，妻子一算。惊叫 一声：“一个 月
竟有这么 大 一 笔开 支啊！”我便和她
一起逐项审 阅 ：“少买 卤 菜本 来可以
省一 点 ，少 到 餐 馆吃饭 也 可 以 省一

点，你看 ，一点一点加起来 ，不是上百了吗 ？
一年不是成千吗？”

妻望望我 ，半天才说一句：“不 当家不知柴
米油盐贵 ，当 家才懂勤俭持家重啊！”竞

争 班花
□ 文/梅博古

每当 我和 老 婆 发 生 矛盾时 ，
我最 多 只和她 争论 三 句 ，三句过
后，我便笑着打退堂鼓：“老婆 ，我
不跟你吵了 ，别 人 的老婆来得容
容易 易 ，我 的 老 婆 来 得 艰 艰 难
难。你说吧 ，我一 切听你的。”老
婆哪怕再怎么 火 冒 三丈 ，一听了
我这句 出 自 肺腑的 良 言 ，立即就
鸣金收兵不再作河东狮吼了 。说
起我们的婚姻 ，还真有一段 “竞争
上岗 ”式的有趣经历 。

我是 1988年 考 上 师 大 中 文
系的 ，因 为 自 己 长相平平 ，当 别 的
男女同学如 火如荼地 谈情 说爱 的
时候 ，我 依 然 是 个 快 乐 的 单 身
汉。说是快乐 ，其实 一 点 也乐 不起
来，眼 见到别 人成 双成对 ，自 己 形
只影单 ，心 中 那滋味真不知 道向
谁去 诉说 。

云小 姐 ，是 男 女 同 学 公认的
班花 ，到了大三 ，她手 中 的绣球仍
然没抛出 去 。她想找个什么样的
意中 人呢 ？一直是个谜 。不过 ，她
有个特点 ，喜欢 看本市的晚报 ，我
们班上订了 一份晚报 ，挂在教室
后面的 阅报栏里 ，她每天都要光
顾，一站至少半个小时 。据 内部可
靠消 息 ，云最喜欢有 文 采有品位
的男 孩 。

美人 的 目 光竟成 了 无声的命
令，打那以后 ，几乎班上所有的 男
生都像 接 到 约 稿 信 似 的 埋头写
作，各式各样的稿件如雪片似的
飞到晚报副刊责任编辑的办公 桌
上，连责编也 感到吃惊 ：师大的 才
子们 怎 么 会 有 如 此整 齐 划 一 的
“ 集体动作”？疑问归疑问 ，编辑还
是量文录用 ，编发了不少我们班
上才子们的大作 ，这其 中 有诗歌 、
小说 、散文 、杂文 。一时 间 ，我们
班名声大振 ，连校报副主编也赶
到我们班采访 。

在这班才子之 中 ，有两位杰
出人物 ：一个是写诗的 高敏 ，一个

是写 小 说
的文新 ，两 人 才 气 出
众，在晚报上 发 表 的篇数
也最 多 。这两位才子 明 争暗

斗，不声不响地较着劲儿 ，其他才
子见状 ，自 知不是对手 ，悄悄地退
出了这场马拉松式的 竞争 。

我这个 旁观 者 心里犯 急 呀 ！
每当 见到班花一边欣赏晚报副刊
一边发 出 微笑时 ，我就心跳加速
血压增高 ，因 为她越看的 多，“中
毒”就越深 ，一 旦把绣球抛向 了其
中的一个 ，我也就彻底的没戏了 ！
我在心中默默祈祷：“云小姐 ，嫁给
我吧 ，我的心中 只有你！”“暗恋”有
屁用 ！爱情充满了 竞争 ，你不去力

争，天上会掉下馅
饼来吗 ？于 是 ，我 也
开始埋头写作……

情况又 有 了 变
化，忽然有一天 ，晚
报副刊编发 了 文新

一篇 4000多 字 的小说 ，占 了大半
个版 ，班花看得津津有味 ，当 晚 ，
有同学发现 ：文 新挽着班花的手
进了 校外 一家 影院 。一股 巨大的
危机感 向 我压来 ，我告诫 自 己 ：不
能再等 待 了 ，应 当 立即 出 击 ，采取
后发制 人的最后一招 ！

一个 月 后 ，晚报 上开始 了 中
篇连载 ，题 目 是：《发 生在大学校
院的 奇恋》，作者用 的是 笔名 ：一
古。因为小说写的是大学生 ，所以

班上 的 男
女同 学 争

相阅读 。尤其
是班花 ，每天
都看得很仔细 。
小说连载 了 一个
多月 ，情节越来越抓
人，反响相 当 响 烈 ，深
得同学好评 。有一
天，我也参加了 同
学们的议论 ，在一
片赞叹声 中 ，只有
我一人大唱反调：“这篇文 章的结

尾是个 败 笔 ，要是让我来
写，我就要把它写成悲剧。”
我一开 口 ，就立即遭到众人
纷纷反对 ，班花不屑地看了
我一眼 ，讥笑道：“评论家好
当，有本事你也 写一篇试
试？”我笑道：“像这种破文
章，我也能写得 出。”班花恼
了，怒道：“我最讨厌这种眼
高手低的轻狂 浅薄之 徒！”

我忙顺杆往上爬：“假如我也能写
出这种文章 ，你会认输吗？”同 学
们听了哈哈大笑 。班花被激怒 了 ，
藐视地说：“你能写 出这种文章 ，
我愿做你的 女朋友！”我笑着打趣
道：“这话可是你 说的 ，到时你可
别反悔。”班花认真地说：“我绝不
食言。”三天后 ，小 说连载结束 ，文
后附 有 一段文 字 介绍：“作 者一
古，系我省师大 中 文 系三年级学
生梅博古 ，这是他发表的 第一篇

处女

作。”报纸一出 ，全班
大哗 。

那天是星期天 ，傍晚 ，班花主
动找到我 ，歉意地笑道：“梅才子 ，
对不起 ，我是有眼不识泰 山 ，今晚
我能请你看场 电影吗？”我笑得好
开心：“三年 了 ，我就等着你这句
话啊！”

毕业后 第二年 ，班花成 了 我
的妻子 。她问起我那个 中 篇小说
发表的前后经过 ，我叹道：“为了
那个 中 篇 ，我奋斗得好辛苦啊！”
当年我使 出 浑身解数写 出 那个 中
篇后 ，找到晚报副刊责编 ，他看过
说，文 章确是不错 ，但要 问过编辑
部主任 ，要我耐心等 待 。等 了半
月，他又说 ，主任同意编 发 ，但因
你是新手 ，担心没有读者群 ，你必
须去拉一个至少 5千 元 的 广 告作
赞助 （当 年都兴这个），否 则不予
刊发 。原来报社也看人 下碟 。天
啊！那时 的 5千 元相 当 如 今 的 5
万！我好不容 易找到表 兄陈某 ，他
是经营乳业 生意的 ，我请他拉我

一

把。他先是
不肯 ，后来我
说：“请你 先 出
资5千 ，广告 打 出
后，如 有 回报 ，最
好，若收不回成本 ，
我毕业后赔你 5千 元！”
他这才勉强答应 。谁知
广告随着 中 篇一亮相 ，他的
业务急骤上升 ，让他赚了个
盆满钵满 ，不过 ，我也不赖 ，文
章一经发 表，色、财双赢 ！

妻子 听罢 ，嗔道：“算你有
心计！”我握着老婆的 手 ，笑道 ：
“ 自 从 那 个 中 篇 见报 后 ，我收到
不少约稿信 ，逼得我不得不走上
了这 条 自 由 撰稿的 道路 ，这也全
是你 的 功 劳——谁 让 你 逼 着 我
这鸭子 上架啊！”说罢 ，两人 同 时
大笑 。

妻子的礼物
□ 文/海吟

结婚五六年 了 很少给妻子买过衣服 。
这次单位上发了一套保暖 内衣 ，很流行 、时

尚的那种 。广告语很感人 ，女的 问 男 的 ，
“ 你愿意像纤丝鸟那样温暖我吗？”男 的

紧拥女的 ，很温柔地说，“我愿意。”
那份真情足 以融化两极冰雪 。我也愿
意，我要把这份温暖送给妻子 。

回到 家
里，妻子已经准
备好了晚饭 。我

难抑 内心的
激动 ，一进

门便对妻子说：“我要送你一
套衣服。”妻子一愣 ，盛饭的
勺子也停在了半空 ，脸上扬

起一丝红霞 ，浅汪的 ，就
像第一次听到我说 “我爱
你”，满脸的幸福。“哦 ，西
边出太阳了 ，我要等你买
衣服早就光着身子了。”

“你可不敢光身 ，你要光身 ，全天下的男人都
跑咱家来了。”我赶紧笑着说 。妻子嗔怪着瞪
了我一眼 ，“赶快吃饭 ，别耍贫嘴了。”是啊 ，
这么多年我欠妻子的太多了 ，我甚至很少陪
妻子逛过街 ，一份愧疚涌上了心头 。

吃完 饭 我将购 衣 卡给 了 妻子 。她显得
很激动 ，说我心 里还 有她 ，而我 的心里却

不是 滋 味 。原
本平 常 的 一 件
事，却 让 她 这
样高兴 。时常见
有的 同 事 陪 老

婆大包小包的买衣服 、买化妆品 ，而她们却
还嫌 老公 对她不够好 ，看来我真的给妻子
的太少 了 。

第二天 下 午 下班 回 家 ，桌 上 有一 张纸
条，是妻子 留 的：“我今天上晚班 ，你一个人
吃吧 ，饭在锅里 ，稍微热一下就可以 。衣服
我替你拿回来 了 ，你比我更需要。”一股热
流涌遍了全身 ，我的眼睛湿润了 。


